
本报社址：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726000 办公室电话/传真：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邮箱：2317997 282833619@qq.com 定价：每月36元 印刷：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2312541

4 [ 副 刊 ] 副刊部电话：2388253
邮箱：slrbfkb@126.com

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责编：薛海霞 组版：文波 校对：志鹏 小伟 图编：詹涛 版式：雅杰

商洛山商洛山 （总第2445期）

刊头摄影 彭 涛

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
以继日。劳动，是人类永远的主题，美好
的生活需要用我们的双手来创造。

劳动是个形容词——伟大。高尔基
说：“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情
的源泉。”这是对劳动的最好诠释，也是劳
动的真谛。伟大的劳动创造伟大的文明，
纵观华夏五千年历史的悠悠长河，是劳动
成就了我们人类，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也
是劳动创造了我们光芒四射的灿烂文
明。依靠劳动，人类才得以脱离蛮荒和饥
寒，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从手工技术
到机器大生产，从衣不蔽体到物阜民丰，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浸透着伟大的
劳动创造。劳动使人类不断完善了自身，
也使人类不断改变着世界。

劳动是个形容词——美丽。劳动
创造美，而且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在
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交通路口、三尺讲
台、边防线上……劳动者的身影总是无
处不在，总是令人肃然起敬。新冠疫情

袭来时，他们是逆行者；在洪涝灾害面
前，他们是无畏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他们是奋斗者……无数默默奉献
的劳动者用肩膀扛起责任，用双手诠释
忠诚，用大爱书写人生，用汗水浇灌未
来，彰显了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坚守！
我们歌唱劳动，我们向千千万万最美劳
动者致敬！

劳动是个形容词——美好。劳动
是美好的，热爱劳动是我们的本能。劳
动者的生命是美好的，这一点对于每一
位劳动者自然是感受颇深的。我们吃
的饭，是劳动的果实；我们穿的衣，是劳
动的产物；我们听到的歌，是劳动号子
演变的乐章……人类在不断进化中，逐
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技能，优化
劳动环境，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劳动价
值。劳动让我们产生灵感和激情，开创
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活。劳动不仅可以
带给人们收获和智慧，还能锻造人钢铁
般的意志。劳动不仅使世界变得美好，

也使劳动本身更加美好。
劳动是个形容词——快乐。自古

以来，劳动就是一种快乐。“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
芣苢，薄言掇之……”这首《芣苢》，全诗
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让我们
仿佛看到成群结队的女子在山坡旷野
劳动的身影，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
她们采摘时的欢乐心情。宋代范成大
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如此描述农民通
宵打稻的情景：“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
连枷响到明。”生动地写出了农民收获
的欢乐和劳动的愉快。

劳动是个形容词——光荣。劳动，
是人类无上的光荣。俗话说：“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因为岗位不同，职
责不同，任务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工作
内容便不尽相同。正所谓社会有需要，
劳动有分工，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别。
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是劳动的结晶，
建筑师用一块块砖垒起一座座高楼大

厦；园丁辛辛苦苦栽种一草一木；清洁
工凌晨便开始忙碌……他们都不是同
一个人，但却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光荣
的名字——劳动者！劳动最光荣，奋斗
最美丽。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
富多彩；是他们，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
来越好！

劳动是个形容词，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劳动最美好、劳动最快乐、
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成
就梦想。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勇于
并敢于实践，将自己历练成为一个优
秀的劳动者。

劳动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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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过后，雨水渐渐多了起来。这不，一
连几天的雨总是飘飘洒洒，时大时小，时骤时
歇。虽已打春，毕竟是早春，打开窗户，便有
丝丝寒意往毛孔里钻。于是，老耿和老伴就
懒得出门，待在家里看电视剧，活生生一对

“剧迷”。一天，老伴说，有一阵没去菜地了，
不知种的菜出没出苗？老耿说去看看不就知
道了，老伴笑笑说，也是啊。

老耿居住的小区在小城西头，前年他和
老伴退休后，除了一日三餐，就是遛弯。老伴
喜欢做饭，去买菜专寻街角巷口钻，时间一
长，就认识了丁婆婆。丁婆婆家住小城西郊，
有一块菜地，每天一大早都会挑着菜在街角
叫卖。丁婆婆的菜，整洁、干净，无黄叶、无土
根，不洒水也不扎捆，齐刷刷摆在笼筐里，任
人随意挑、随便选。

那天，老伴买菜回来，兴冲冲地对老耿
说，咱们以后吃菜再也不用买了。老耿瞥了
老伴一眼说，你发啥神经，不买，难不成还有
人送？老伴说，那倒不是，我们可以自己种
嘛。老耿说，种？到哪里种？老伴诡秘一笑
说，丁婆婆说她的地种不过来，让给我们一
块。老耿说，有这等好事？老伴就说丁婆婆
都带我去地里看过了，还能有假？

一个晴好天，老耿和老伴去了菜地。菜
地离老耿居住的小区不远，出小区向西走二
百米，下个斜坡，再沿河堤北行百十米就到了。去菜地时，路过一家种子
销售店，老耿讨问店老板，眼下适合种啥菜？店老板笑着对老耿说，立春
种香葱，雨水种生菜，惊蛰种辣椒，春分种油菜，你说现时种啥菜好？老耿
说，不愧是店老板，懂得真多，那就来两包生菜种子吧。

丁婆婆让给老耿的菜地有二十多平方米，虽不大，但种菜足够吃
了。丁婆婆有一儿两女，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大女儿在北京一家国企上
班，二女儿在上海外经委工作，儿女们都有出息，争着抢着要把丁婆婆
接去跟他们同住，丁婆婆说啥也不愿意，就一人留在老家侍弄她的菜园
子。丁婆婆快七十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自己种菜吃不完，就挑到菜
市场卖，倒不在乎能卖多少钱，就是找个乐子。遇到老耿的老伴后，两
人说说笑笑就成了“闺密”。

一次丁婆婆正挑了担子在街口卖菜，上海工作的女儿打电话给丁
婆婆，问她在干啥？丁婆婆没敢说卖菜，说在街上和“闺密”聊天。女儿
问啥闺密？丁婆婆说是一个退了休的女干部。正说着，有人来买菜，丁
婆婆怕女儿听见，吓得连忙挂了电话。这天晚上，丁婆婆正要上床睡
觉，女儿又打来电话问丁婆婆，还在务弄那块菜地吗？丁婆婆说弄着
呢。女儿说，那么大一块菜地你一个人侍弄，可不敢累坏了身体，要不
你就分一块给你那位闺密种吧，既解决了闺密的吃菜问题，你也轻松
些。丁婆婆想想也是，第二天老耿老伴找丁婆婆买菜时，丁婆婆就主动
提出让一块地给他们种菜。

那天，老耿和老伴到了菜地，丁婆婆从家里来到地边，不吭声也不帮
忙，眼睛不眨地看着两人在地里忙乎。老耿和老伴脱去外套，挽起衣裤，
深翻、松土、整平，然后撕开种包，把生菜种子均匀撒在松软的地里，轻轻
覆土。整个过程，丁婆婆一直站在田塍上，看着两人像模像样的架势，笑
笑地说，我还以为你们不懂种菜呢？说完，转身走了。

生菜种到地里不久，就遇到了没完没了的雨。刚一转晴，能出门了，
老伴就想起了种在地里的生菜，两人便溜达着向菜地走去，想看看生菜出
没出苗。老远，他们就看到菜地里有一个身影在晃动。走近了，才看清是
丁婆婆。她正蹲在地里，小心翼翼地给刚出苗的生菜松土呢。看着一层
嫩嫩的、绿绿的幼苗，再看看丁婆婆被风吹散的白发，老耿心里一阵感动，
老伴更是急忙走上前去，把丁婆婆扶起来拥进怀里。两人就这样紧紧抱
着，仿佛一对母女，许久才分开。

这之后，每天吃过晚饭，老耿和老伴都要去菜地转转。每次去，老远
就能看到丁婆婆站在地头向路口张望，看到老耿和老伴向菜地走来，丁婆
婆脸上就会露出喜悦的神色。

一次老耿和老伴外出旅游，一个礼拜才回来。再到菜地时，没有看到
丁婆婆，一打听才知道，丁婆婆被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接走了。

老耿问，丁婆婆不是不愿意去儿女那里住吗？邻居说，不去不行啊，儿
女们三天两头叫呢。以前不去，是要在家侍弄她的那块菜地，还有个说头，
现在菜地有下家了，再不去就说不过去了。

听了邻居的话，老耿和
老伴怔住了，两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半天没说一句话，
心里在想，丁婆婆啥时间才
能回来呢？要是丁婆婆回来
了，就把菜地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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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久居山野，无其他嗜好，
却痴迷山野。深知本是俗人，生于山林，
才疏学浅，却也洁身自好，自得闲趣。不
知从何时起，心心念念痴恋于山中野茶，
那纯洁稚嫩、启蒙知性的原始；那翩翩缭
绕、青绿优雅的身姿；那恍然隔世、清香
出尘的滋味；那缥缈若仙、超凡脱俗的灵
性，总让人魂牵梦绕、爱不离心。喜欢它
的颜色、它的神态、它的优雅，更痴迷它
那种清爽、高洁和超凡脱俗的滋味。

也许是出生于山里的缘故吧，自幼
受父母嗜茶的影响，就自觉不自觉地和
山茶有了不解之缘。每到三月，春风乍
起，野草吐绿，斜风细雨，暖风和煦，一汪
春水潺潺东流，条条细柳绵绵低垂。最
是那南山连绵起伏一凸一凹沉默了许久
的茶山，经过了一冬的酝酿，吸吮了秦岭
的汁水，凝聚了日月的芳华，饱蕴了山水
的灵气，沉淀了自然的安谧，焕发出生命
的活力。它如从云雾中走来的仙子翩翩
而至，树丛中簇簇嫩芽如雨后春笋，枝丫
间点点新绿似竞相吐芬。

春分过后，几场春雨，一缕和风，沉
寂了一冬的山峦，似乎是懵懂中睡醒。
日光渐渐地暖了起来，山峦中云雨更替，

日晒夜露，片片茶尖悄然而生，枝枝嫩芽
亭亭玉立。到了明前，枝丫间冒出的尖
角，绿光闪闪，清嫩可人，如山中有女初
长成。三五成群十八九岁的女子，早上
六七点上山，冒着晨雾，沐着早阳，接着
天露，伸出纤纤玉手，小心翼翼地把一叶
叶嫩芽从枝尖上采摘下来，一片一片，一
小捧，一小笼，汇聚在一块，经过采青、杀
青、揉捻、烘炒等一系列精心制作，一小
包一小包的春茶就这样“出阁”了。

沏茶是有讲究的。茶要上好的春
茶，一只紫砂壶，最好是要有一只白瓷杯
或者透明的玻璃杯，水要纯净水，最好的
莫过于一壶刚打上来冰冷清澈的上好山
泉。然后拿来备好的茶品，山泉水用火
催开慢煮，水温不要太高，八九十度即
可，拿来干净透明的玻璃杯，放上一小撮
绿茶，加上约四分之一的温水，轻轻摇
荡，洗去残留茶中的尘土。倒掉洗茶水，
盛上半杯沸水，只见一缕缕青翠如薄翼
的雾芽，如刚刚初醒的少女，伸开双手，
跳起双腿，优雅而婆娑地在杯中翻卷、伸
展、蹦跳，约莫泡上三五分钟，再用八九
十度的沸水将杯子添满，一杯翠绿香醇
的高山绿茶就这样沏成了。汤汁青绿如

翠，叶芽翩翩而立，若云若雾，一股淡淡
的清香满屋子弥漫开来。那是浸润了大
自然一冬灵气和精华的汤汁，那是凝聚
了山川和岁月、阳光和雨露、风土和人
情、和风和细雨于一体的人间圣水。轻
轻地漫不经心地细呷一口，神清气爽，沁
人心脾，醇香其里，陶醉其中的滋味只有
品茶人知晓，真是妙不可言、茶不醉人人
自醉了。

茶叶的品质也是有讲究的。北方的
茶和南方的茶不同，南方茶芬芳清爽，北
方茶醇香浓厚。土质、风水、气候、品种
不同，茶叶的滋味也不尽相同，所以北方
的茶有北方的味道，南方的茶有南方的
神韵，各有滋味。要说绿茶，按照采茶的
时间，上等的茶大体可分为明前明后茶，
按照茶叶的品质和制作，大体可分为明
前雾芽、毛尖，碧螺春次之，过了谷雨，天
气渐热，茶叶肥大，基本就是大叶茶了。
但论沏出来的味道，则是各有各的妙处
和风味。要论其清新和香味，明前茶最
是清香，乃茶中极品，在如碧草般淡黄的
汤汁间散溢着慑人心扉的茶香，有一股
来自春天大自然纯真的异香，沁人心
脾。一杯上好的明前茶，让人有一种尝

到天下第一味的清新感，使人心旷神怡，
但对茶瘾十足的人来说，缺憾是最不耐
泡，最多只能加上两道水，喝上一两杯，
茶就寡淡无味了。要论起绵长醇香和敦
厚，最是一壶碧螺春，沏开后汤汁碧翠醇
厚，香味浓郁软绵，自带自然和地域芳
菲，入口清冽甘甜，回味无穷。大叶片茶
的采摘与制作和其他茶的工艺相似，可
制作多种品茗，只是叶片较大，茶质较
老。但大叶片茶香味醇厚老辣，苦涩中
带着甘甜，醇厚中带着浓郁，经久耐泡。
漫漫时光，只在一壶茶水中，其中的甘甜
苦涩，香醇淡寡，喜怒哀乐，品不完、道不
尽，都在一壶茶中。

驻一方山水，品一壶好茶，遇一方
知音，得一枚真趣，醒一方灵味。可见
茶真是一个讲灵性的东西，可以品味，
可以静心，可以会友，可遇知音，可以听
书，可以赏月，可以解困，可去凡尘。无
怪乎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有诗云：“从来
佳茗似佳人。”

又到春茶飘香时，何不一起喝茶
去！人间四月，柳绿桃红，春风微绽，茶
蕊初开，漫山碧翠，相约三两好友，踏青
涉水，品山间珍肴，共人间芳菲。

心 念 一 叶 茶心 念 一 叶 茶
姚元周

“春抚两岸丹江醉，流波尽是槐花
香”，说的是丹江两岸槐花盛开、香气醉
人的景象。

故乡的槐花该开了。从金丝峡到湘
河白浪，丹江两岸最多的是槐树，一片接
一片，几乎不间断。槐花像妙龄少女，纯
洁、奔放而张扬，一旦花开，那种香味一
点也压不住，满世界飞扬，“一树花开，十
里飘香”说得绝不夸张。

如果你从金丝峡古镇码头乘上一只
小船，沿江而下，眼目的享受自不必说，

花是香的，草是香的，风是香的，就连丹
江的浪涛也是香的，“沐浴春风里，漂流
香波中”，是何等的惬意。

如果你有兴趣到槐树林里走一遭，
小憩一会儿，听一听蜜蜂弹奏玲珑琴
弦，看一看蝴蝶的翅膀在串串槐花上悠
闲地一张一翕，偶尔有红嘴雀在草丛中
一跃而起，追上高枝上的同伴，双双对
对表演着舞蹈……这时候，你仿佛成为
它们中的一员，心中所有的负担和不快
都会随风消散。此时，你整个人也都变
得香香的，走出槐林，蜜蜂、蝴蝶把你追
好远。这些近视的家伙们，只会凭气味
寻找目标，它们把你当作移动的花源，
想在你头上采粉酿蜜呢！

槐花不仅看着美，闻着香，而且吃着
也香甜可口，是很好的美食。用鲜槐花
拌上面粉做蒸饭吃，也可以用水烫熟晾
干蒸包子、包饺子，口味非常鲜美。生吃
也特别香甜可口，吃完后满口留香，呼出
的气连薄荷味的口香糖也没得比。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群众生活很
艰难，好多家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到了春季，上年的余粮基本上都吃完了，
地里的麦子还是青苗，到处都闹“春
荒”。等到小草刚刚破土，树木刚刚发
芽，人们饥饿的目光就在草树间搜索，荠
菜、拳芽菜、水芹菜、榆钱、核桃花梗，这
些都是上好的菜，就连白蒿、冬青叶、柳
树叶，人们都会采回家做菜做饭。

春夏之交，槐花盛开，这便是藏不
住的“救命粮”。我家门前那一大片槐
树林，就格外惹人眼红。花开时节，村
子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拿着背篓、筐
子、布袋，凡是能装东西的家具，都会腾
出来用以装槐花。小孩子采低处的，大
人用竹竿夹高处的，还有的带上砍柴
刀，上到树上把树枝砍下来，连枝带叶
背回去，采下花人吃，叶子喂猪，枝条当
柴烧。本村人采摘一遍，外村人再来把
高处的、人们还没有够着的再采摘一
遍，本村人砍了低处的小枝，外村人就
把高处的大枝再砍一遍，有的连树头都
不放过。

每当我们看到外村的孩子来偷采，
甚至将槐树乱砍一通，气就不打一处
来，也会搞他个伏击，给他个教训。记

得有一次，河对岸村子的一个孩子上到
树上，又是采花又是砍树枝，被我们一
群孩子突然地吼叫声和泥沙袭击，吓得
从树上直接溜下来，肚皮擦破一大块。
看到他那慌忙逃跑的狼狈样，我们十分
解气，笑得鼻涕都吹成了大泡泡……

不管我们怎样看护，还是阻止不住饥
饿的人不断地采摘。花季过后，再看这些
槐树，大多数被砍得枝断皮连，有的只剩
光秃秃的树干，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劫
难。好在槐树很顽强，它们忍着疼痛，很
快又生长出新的枝叶。第二年春天一到，
又开出一串串洁白、喷香的花儿。

现在，再没有人来抢槐花了。餐桌上
偶尔也会上那么一碟槐花菜，人们只不过
是尝个鲜，更多的是对它的回味和记忆。
槐树林中原来的二十几户人家，现在有的
在城里买了房定居，有的长年在外地打
工，房子大多由“铁将军”把守，偶尔在林
子中的几位老人，他们是这个村子的守护
者，也是这片老槐林的守护者。

又是一个花开季，故乡的槐花正
在静静地开着，花香正向周围悄悄地
弥漫着……

槐 花 飘 香
徐志顺


